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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１８５８年额尔金访华，在清政府的许可下游历长江流域，此时正值太平天国与英国方面再度进

行外交接触之际。在大叙事结构的背景下，额尔金的书信、日记记录了当时双方的真实交互。以此为切入

点，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政治主体，在１８５８～１８６１年间其官方外交手段是如何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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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军事政权，在英国
外交大使额尔金眼里有着什么样的形象？双方之

间的交互，作为一种国际官方交流，给太平天国
带来怎样的影响？额尔金以一个异域人的视野，
他给太平天国构建出的异国形象，又带着怎样的
“知识”和 “权力”的双重考量？

１９世纪中叶，在重商主义的引导下，“日不
落”的英帝国声名远播，其殖民地囊括加拿大、
澳洲、印度、中国香港等。１８６１年，政治家索
尔斯伯利勋爵抱怨英国每年支出１５０万英镑保卫
殖民地， “仅仅滋养了一大堆军事驻地和一种
‘日不落帝国’的自满情绪。”［１］在英国急剧扩张
时，东方中国的政局开始动荡，１８５１年１月，
金田起义爆发，建号太平天国；１８５３年３月，
太平军攻克南京，定都于此，命名天京，形成与
北京对峙的政权。而此时的英国，洲际贸易是其
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世界工厂”的地位让他
们需要更广阔的贸易和原材料市场，凭借海军的
实力，他们走向了远征东方之路，“回顾１６２０年
到１９６０年这段历史，可看到西方人以为我独尊
之姿来到中国，深信自己师出有名，急欲 ‘开

发’被他们视为落后的民族”［２］。

２０世纪初期，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充斥着
近代历史研究，东方帝国由 “哲人之邦”，转向
了停滞的帝国。同时，中国的学者开启了具有强
烈敌我意识的形态、否定西方形象的一系列研
究。而回归１９世纪中期，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声
势壮大的武装革命运动，当时人经历了怎样的历
史？太平天国最后走向崩溃是不是由于外交策略

的失误？本文以英国外交使臣额尔金在中国的所

闻所历，探索１８５８～１８６１年前后的太平天国，
以 “他者”的视野，观察太平天国的形象。

一、额尔金伯爵的使命

１８１１年，詹姆斯布鲁斯出生在苏格兰的一
个贵族家庭，他毕业于以 “精英摇篮”、“绅士文
化”著称的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１８４１年他继
承了的爵位，成为了第八代额尔金伯爵。对于他
的为人，编写其日记的沃尔龙德赞誉道：“他必
须能干，坚定而果敢，以确保胜利，同时又必须
具有宽大慈悲的襟怀和禀赋。”［３］３法国外交翻译
官埃利松写到：“额尔金勋爵，才华出众，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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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在来华时拥有英国政府的全面授权。”［４］９３

额尔金曾任牙买加总督 （１８４２～１８４６）、加拿大
总督 （１８４７～１８５４）、英国邮政署长 （１８５９～
１８６０）、印度总督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１８５７年成为
驻中国专员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１８６０年第二
次作为大使出使中国。他擅长以强硬手腕获得外
交胜利，对他来说炫耀武力是最简单有效的外交
方式。由此可见在这位１９世纪的英国贵族身上
附着时代的属性———资本主义扩张性。

１８５７年春，额尔金以 “依照与美国和法国
订立的条约，国际协定于第十二年年底，即

１８５６年得提出修改；英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也获
得此项权利，这就使他们能以要求在１８５４年修
改条约”［５］为由，出使中国。英国内阁的目的很
明确，为了开拓英国的贸易市场，增加对外出
口，维护本国商人的权利，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和
传教士的活动范围，与大清帝国的上层建立直接
的联系。因此，随着太平天国影响的扩大，其造
成的混乱政局影响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在额尔
金眼里太平天国是 “根据中国的国法，这些起义
军犯的都是无父无君的罪”［３］１００，“有什么样的资
格就该得到什么样的社会地位”［３］１１９。这种叛乱
的形象，与清廷官员的 “彬彬有礼，从不找麻
烦”［３］１００的印象形成了对比。这位大使对 “广州
下层”的战士带着天然的成见，在他眼中，“他
们中有对朝廷不忠的人，有海盗、山贼，有因为
战乱而破产的农民，有被开除的士兵，有英国和
美国的逃兵……”［４］７３，杀人如麻，有着被歪曲
的基督教义为起义宣言。认识这群人的最好方
法，就是走近他们。长江流域对外国人来说一直
都是很神秘而又传奇的存在。１８５８年由于清廷
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的妥协，“冬十月订通商
税时，英人以条约许增设长江海口商埠，预先查
看沿江形势”［６］，由此，额尔金一行开始了对长
江的游历。

二、额尔金眼中的太平天国

１．外交和军事
在额尔金访华之前，太平天国与英国一直有

交流，除了传教士、英国商人等的公共外交，还
有与英国官方的直接交洽。１８５２年，在太平天
国驻军荆州府后，曾派人前往广州送信，与洋人
建立联系。１８５３年４月，太平军建都天京不久，

香港总督文翰为了揭破上海道台 “左袒满洲”的
谣言，保护其在上海租借的利益，出使南京。４
月２８日，翻译官密迪乐与韦昌辉、石达开相见，
并确立了 “对于贵军与满洲人的争斗，吾人仍愿
保持完全中立”［７］９０８的原则。１８５４年，包令时驻
华公使、港督派下属麦华陀、卢因于长江航行的
长篇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英国当局已经对太平
天国的军事现状有了大体的了解，通过对其占领
地如镇江、南京、芜湖的观察，对其冷兵器战争
模式、高昂的战斗气势已有所了解，此时 “扬子
江北岸叛军的形势是不稳定的”，“他们已占有长
江，远至鄱阳湖，或至上游更远之地”。［８］

１８５８年９月，甫从日本签订条约归来的额
尔金仗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我们的几艘船并肩
前行。两艘炮舰——— ‘震怒号’ （ｔｈｅ　ｆｕｒｉｏｕｓ）
和 ‘天罚号’（Ｒｅ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３］１２７在长江上
追逐，不加掩饰地炫耀武力，希望早日能够在长
江流域通商，使得条约利益最大化。因为清廷的
借口是 “扬子江下游有匪贼，要等平靖之后才开
放”［３］１２４。此时长江两岸局势不稳，“南京再往上
游去，没有欧洲人曾涉足过”［３］１２６，“那里的百姓
从未见过西方人，说不定对我们的想象荒诞不
经”，人们被禁止和外国人通商，“他们正在用尽
一切办法不让我们和百姓交涉：不接受我们的钱
币”［３］１４２等。长江之行，额尔金一行的补给一直
都很艰难，直到１２月初进入湖北境内，拜访了
湖广总督官文后才有所好转。当 “像煤和面粉这
样的货品上船之快，已几乎让我们应接不
暇”［３］１４３时，额尔金强调这是蛮横态度的好处。
商业利益的保障是稳定的社会治安。在这次

航行中，额尔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战争造成的萧
条。１１月８日，他们一行到达镇江，这里 “找
不到一幢完好的房子”， “人口不超过几百
人”［３］１２９。在长江的各个要塞，额尔金的舰队都
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攻击，而在与太平军接洽后，
都声称这是误伤。自太平军威胁到上海商埠后，
当时的上海道吴健彰就租借洋船与钦差大臣向

荣，作为军事用船。所以，当额尔金一行经过太
平天国的军事防御区时，自然遭到了攻击。军官
们无法判断这些过江战舰是他们的 “洋兄弟”还
是 “妖魔”。１１月２０日，在南京，额尔金遭到
了一次大的袭击：“我们的军舰被击中七次，其
中有一枚炮弹射到了我住的舱里。天知道这些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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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的中国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３］１３１一直都要求
巴克船长不要和太平军发生冲突的额尔金，［９］第
二日下令实施军事报复， “攻下了前后三座炮
台”，而太平军几乎没有反击；２２日，太平天国
当局意识到这是外国军舰过境，随即希望能与之
建立进一步联系。在洪秀全赐予额尔金的诏书上
屡屡强调 “兄弟之情”：“朕乃上帝第二子，哥暨
东王同胞连。”［１０］请求与其一起 “除魔”。而这对
额尔金来说，“这是一种押韵的宗教叙事诗，是
一部非常奇怪的作品”［１１］。

２．错打的宗教牌
自太平天国与外国开始接触后，太平天国就

一直使用宗教手段。但是１８５３年文翰给克拉兰
敦的外交信函就表示： “一个书生失意于功名，
遂信奉为中国人所惯称之 ‘邪教’或 ‘异端’
……已创造一种宗教，可称为伪造的启示。”［７］８９５

额尔金发现，太平军每到一处，都要摧毁庙宇，
在中国曾经的禅宗中心九江，太平军摧毁了多达

４０多座寺庙。他们的 “义军军旗写着三个主张：
禁拜偶像，驱逐鞑虏，光复中华”［４］７３。这位读
过法国汉学家儒莲书籍的基督徒，对东方佛教非
常好奇而且也带着好感，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反叛
军要如此行事。清军的引航员告诉他，贫富差距
使得下层人们没有办法与富人比拼在佛祖面前的

供奉，所以穷人收受到的眷顾少，只有摧毁寺
庙，获得公正。在多神主义信仰的乡土中国，人
们依旧是以宗教作为求财求富贵的寄托。１８６０
年，干王主政后，忠王李秀成也给额尔金写了一
封信，其中再次说明洪秀全的信仰之路，传达能
够得到洋兄弟帮助的期望，还特别强调了 《新遗
诏圣书》在天国的刊印。额尔金等作为外交使节
而非传教士的出行，他们没有传播福音的使命，
仅以外交辞令回复 “我国法律，彼此相争，毋须
相助”［１１］。１２月底他们再次经过南京，并派出使
团参观南京城，而额尔金避而不见，“我觉得要
是我和反叛军的头领有什么交涉，必然会尴
尬”［３］１５０。洪秀全妻妾成群的形象、南京城内的
萧条，额尔金一行对太平天国的尊重可以说是几
近于无了。俄理范等随员对太平天国官员多番探
问的宗教问题，总是被避而不谈，只是提到他们
每天都会做祈祷等宗教仪式。所以当清朝官员询
问长江一行洋人和太平军有无勾结时，换得一句
“看贼不起，不屑与之往来”的答复。［１２］

３．名存实亡的 “中立政策”

１８６０年７月，当额尔金再次访华时，太平
天国革命开始了第二次高潮，他们攻克了清廷的
江南大营，连克常州、无锡等地。１０月，额尔
金与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后，把驻华大使的权柄
交与其胞弟弗雷德里克。此行，他感到由衷的欣
慰，自己完成了女王的使命，“弗雷德里克对于
事件的前前后后毫无异义，更特别赞赏了我在其
中发挥的作用”［３］２２９。最后在天津，他收到了巴
夏礼在北京获得扬子江开放的信件。这时英国为
了保护在华利益，其主要战略目标已经超越了以
武装力量维护上海的英商权利，而逐步转向扶持
清王朝的 “剿匪”行动，巩固自己在已签订条约
中获得的利益。１８６１年８月，咸丰帝病死，清
朝上层统治集团政变，“借师助剿”的议题又重
新提上日程。早在１８５３年，英国外交官文翰就
已经认为， “如革命军一日不离开扬子江南岸，
恐商业即将一日无起色也”。阅读了中英双方交
互的众多文件的额尔金显然也同意这种看法。虽
然额尔金没有亲自主导英军与清廷的联合，但由
于两者利益日益密切，这种在国际法约束下的
“中立政策”已名存实亡。
正如十分同情太平天国的英国人吟唎所总结

的那样：“反对太平天国的亲清派包括：一切与
不法的鸦片贸易有关的人；一切代表额尔金勋爵
对华政策的英国官吏；一切贪慕中国饷银的外国
雇佣兵……”，这时太平天国的外国朋友们———
“……许多心胸博大的人，他们关心人民的疾苦
和被压迫民族的幸福远远超过额尔金条约中的有

利款项……”［１３］———他们在此时英帝国的课业之
中已经被边缘化。

概而言之，额尔金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主要表
现为：
一是轻视，认为太平军的战斗力比清军强不

了多少。他曾扬言 “２４名坚定的战士，带着左
轮手枪和足够数量的子弹匣，就可以从中国的这
一段走到另一端，所向披靡。”［３］９０这脆弱的国防
让太平天国失去了和外使平等对话的基础。
二是尽量不要和太平军起冲突。对于清军宣

传的英国帮助清军的谣言，他也极力澄清。但是
避免冲突并不表示额尔金忌惮太平天国，只是他
的出使目的是打开商路，不是再次武力入侵。英

·０９·



国需要广阔的交换市场，商人们始终认为 “一个
庞大而崭新的世界将对他们开放，和他们做生
意，这个世界是如此庞大，兰开福郡的所有工厂
开足马力生产，也不能满足这新世界中一个行省
的需要”［３］７９。而这一点需要以国家机器支持，
为他们赢得便利。
三是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感到可笑。即使

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中国屡次去教堂
作礼拜，愿意为英国新教在中国争取权益，但是
他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与基督教是同宗的说法是不

认可的。上帝教还是一个小农社会的产物，“传
教人希望通过树立宗教性和世俗性相结合的权威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１４］，在基督徒眼里他仅是一
个 “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７］９５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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